
文学巨匠鲁迅在论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时说，“傻子和傻

子”结合 傻子”干出来的。起来，一起发傻地向前进，社会上的事是

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为着名利而钻营干了不光彩的事，把世界推

入黑暗深渊，结果他们也跟着沉沦覆没，而世界仍然在“傻子”的手

里，把它推向前进。

世界是“傻子”的世界啊！

（一）

一个“傻子”的故事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世纪末，在当年闻名中外的孟良崮战场上，炮声如雷，硝烟

弥漫，枪炮声响成一片，犹如当年击毙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

军 师师长张灵甫的战场重现。

两个小时的激战，蓝队终难抵挡红队的强大攻势，似落花流水

败下阵来。某主攻团步兵尖刀连一班长魏春雷，一个瘦高圆脸的小

伙子，兴高采烈地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主峰上，红队阵地上

一片欢腾。战士们忙着打扫战场，尔后官兵们聚到一起讨论这次实

战演习的得失。

正在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从山下冲上来无数扛扁担、抱

“地雷”的群众，大多是青年和孩子，他们喊叫着朝尖刀连这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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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官兵们被眼前的情况惊呆了，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魏春

雷和战士们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同样惊讶的连长。

高大黑胖的连长尹自高也莫名其妙，他平时就爱阴着个脸，难

得有笑容，战士们暗地里叫他“阴天连长”。这回尹连长的脸更是阴

沉得像暴风雨来临，战士们欲言又止，只好静观其变。

反应迅速的通信员马小通不等连长发令，呆愣片刻便向群众

那边跑去，等跑近了，看到的是群众挑着绿豆汤、馒头等东西“，地

雷”则是西瓜。小马不用问便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本担心的

一张娃娃脸上立即浮出了笑容，他一个急转身跑回连长身边，立

正“：报告连长，是群众慰问来了。”

这时，团参谋陪同大沟村村委会主任李贵发和牛头崮村村委

会主任赵金和走过来。原来，这是济南军区某师在进行实弹演习，

尖刀连不知道群众来慰问的事，还以为在这里开枪开炮犯了当地

什么大忌，一时难免紧张。

这时两位村干部过来说：“领导和同志们辛苦了，群众听说咱

队伍到山上演习，都想来慰问，年轻人没见过打仗的，更想看看你

们这实弹演习是啥样子，还引来了周围山头的群众也赶来看稀罕，

足有上千人。这不，我们村干部和几位打过仗、支过前的老人怕他

们不懂事走进了危险区，给咱部队惹麻烦，只好陪着他们也来了。”

尹连长的脸虽然依旧习惯性地阴着，却伸手接住村干部的手

握了握说“：我们先谢谢老乡们的好意，心意我们领了，请大家带着

东西回去吧，我们现在已给你们添了麻烦，不能再给老乡们增加负

担，我们有纪律，不准随便要群众的东西。”

这已经不可能了，最先冲上来的青年人和孩子们已争先恐后

地把带来的鸡蛋、苹果等吃的东西纷纷递进战士的手中、怀里，那

股亲热劲不容人不接，有的军官口袋中也被强行装进鸡蛋等东西，

一碗碗绿豆汤举在战士们干渴的嘴边，一个个西瓜被开膛剖肚送

到战士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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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沟村村委会主任李贵发望着群众不答话，牛头崮村村委会

主任瞅着连长阴沉的黑脸有点不知所措“，这、这、这⋯⋯”不知道

怎么回答才好。

年轻人和孩子们却不管连长的脸阴不阴，大声抗议：“什么纪

律不纪律，军民本是一家人，喝碗汤、吃块西瓜有什么好见外的，当

年爷爷奶奶送东西你们吃，现在我们送东西你们也得吃，不吃就是

不拿我们当人民群众，不拿我们当一家人，我们不答应。”边说边把

滴着鲜红汁液的西瓜朝官兵口中送。

连长不发话，官兵们吃不是，不吃也不是，既被群众这热烈的

举动感动，也被这热烈的场面弄得有点尴尬。

这时，几位白发如霜的老人 岁在年轻人的搀扶下走过来。

的牛头崮村长赵金和像看到救星似的赶紧介绍：“这几位是抗过

战、支过前的老人，这位就是红嫂 今天也特式的支前模范王大娘

地来慰问看望你们”

高龄，身板已不硬朗，她颤王小曼大娘今年已 巍巍地过来

拉起尹连长的手：“领导啊，俺可多年看不到有这么多队伍到山里

来了，心里想得慌，你们在这里一响枪炮，我们就像看到了当年的

战场，想坐也坐不住啊，高兴得俺就像个孩子，急急爬上山来，在远

处偷看你们打枪放炮，看到你们，就像看到当年的亲人解放军一

样，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你们为了保卫祖国在这里苦练本领，这

大热的天，渴坏了我可要心疼，我好几年没爬山了，爬上来也不容

易，这份心意不能不收。不收，就是真不拿我们当亲人看，也伤了我

们的心啊。”

“是啊，”张大爷也拉住指导员的手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

们练本领说到底还不是为我们老百姓，这军爱民、民拥军可是打老

早就传下来的。指导员，你来带个头，别让战士们干站着，大热天打

了这么长时间枪炮，大爷我早就心疼了。”不由分说，接过身边年轻

人递过来的绿豆汤就往指导员手里送。

团参谋张庆这时才有机会接话：“这是团里靖先民政委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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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们尖刀连在这次主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就算是对你们的奖

励，不要推辞了。”

全体官兵早被老人的一席话感染，指导员庄胜利和连长的眼

光对看了一下，看着满面灰尘、唇干欲裂的战士们，再看看亲人般

热情的人民群众，又是团首长安排的，指导员不再推辞，双手接过

碗来一饮而尽。指导员的行动就是命令，全体官兵纷纷举起碗，他

们真的渴了，更被群众的这份情意所感动，这加了白糖的绿豆汤，

比琼浆玉液还滋润，一直甜到官兵心底。世上不会再有比这更甘甜

的东西了。

山上沸腾了，天热，人们的热情比这六月的骄阳更热，直把军

民的心热得粘到了一块儿。

官兵们吃瓜喝汤吃鸡蛋，青年人和孩子们则围着官兵们说笑，

摸摸枪、看看炮，看不出来这些笨头笨脑的铁家伙为什么会有这么

大的威力，能炸山开石打死人，只恨不能试验一番，刚刚还炮火连

天的战场上，一派鱼水情深的热闹场面，满山遍野的群众组成一支

大军，大包小袋，真比当年支前还热情。

等群众陆续散去后，战士们打扫战场，收拾东西，高唱着《打靶

归来》歌，向驻地走去。

山道是只容一人通行的崎岖小路，百余名官兵一字排开，像条

长龙，一班长魏春雷扛着鲜红的大旗走在前面，红旗像龙头高高昂

起，煞是壮观。魏春雷很为自己这 米挺拔的身躯和当这“龙

头”的感觉自豪，正是因为他有这么高挑笔挺的身材和每次军事考

核第一名的过硬本领，自到老兵连就当头，好像生就是当头的料，

战友们不时与他开玩笑，叫他魏头或头儿，有的更简单，直接叫他

“头”，叫得次数多了，魏春雷也就习惯了，好像自己叫“头”似的，随

叫随应，战友们也叫顺了口，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连队领导知道他

这“头”，只是扛大旗的意思，也就默认了他这名字 “头”。这个

名字在连队引不起误会，部队上的职务称呼十分明确，正、副职丝

毫不含糊，副连长或带副的一律叫副连长或丁副班长，你不能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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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上那样，什么副经理副老总，一律省掉一个“副”字，既省事更重

要的表示对副职的尊重，又暗含着祝对方升官的意思，副职也爱

听。部队则不然，如果你叫某副职时省掉一个字，对方一般会纠正，

我是副某某，当然，熟人例外。

这“头”在部队上引不起误会，在地方上有时就闹笑话，刚到沂

蒙山，乡、村两级领导就把这“头”理解为他是连长。

部队要来驻训，首先和当地政府取得了联系。地方上安排好了

就在小学等候，见部队已到，就迎上前去问“：你们一路辛苦了。”一

个副乡长平时叫领导叫头叫惯了，开口就问“：你们的‘头’呢？”一

战士答“：头在后面。”因为战士知道他找的是连长。

由于乡、村领导十多人一起问话，魏春雷没听到那位干部前一

句问话，却听到了战友叫“头”，还以为叫他呢，他应声作答“：我在

这里，不在后面。”这位穿西服挂呼机（没有手机，当时山区乡镇只

有正职才能配手机）一看就是副乡级的干部急忙过来握住春雷的

手寒暄“：首长你好！路上辛苦了，这么年轻就当头，真是年轻有为，

年轻有为，佩服，佩服。”其他人也朝这边走来。

一声“首长”，春雷才知道出了岔头，战友冯小刚暗乐，笑着赶

紧接上话纠正：“这是我们一班的头，班长。我们连长是后边那位黑

胖高大、肩上扛着三颗星的。”

乡干部连忙说“：误会、误会，对不起、对不起。”朝后面走去了。

这位没当过兵、不知道军衔为何物的乡干部不明白杠杠和星星的

用途，只管按冯小刚的指点，到那位肩上有三颗星的黑胖子那边去

了。因为只有他有三颗星，指导员是两颗。

魏春雷和冯小刚相视一笑，魏春雷搔搔头皮，又回归到“头”的

地方去，有点尴尬，但无论怎么样，冯小刚的回答还让他满意，也为

他圆了场，这班里的头大小也是个头啊。

魏春雷这会儿又找到了“头”的感觉，因为人们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他这个“头”，他不由挺直了腰身，迈着雄健有力的步伐，双手

有力地握住了大旗，真是雄赳赳气昂昂，自我感觉十二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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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他发现有个绿色的东西在向他们这边爬行，正午的太阳

如火，亮得耀眼，他迎着太阳视物不清，等走近了，竟发现是个人。

一个只有右腿的小姑娘正在吃力地爬行，看到春雷来到面前，

她坐起来，举起手中已沾了尘土的煮鸡蛋，兴奋而稚气地大叫“：解

放军叔叔，俺也来慰问你们，请收下俺的礼物。”

魏春雷猛地收住了脚步，想也没想，一只手扶旗，另一只手将

满身泥土的小女孩抱在了怀里，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只觉一股热流

从心底涌至眼眶。后面的队伍被迫停了下来，指导员挤到前面问为

什么停了下来。春雷声音低沉地说：“报告，这位小朋友爬着为我们

送来了慰问品。”

指导员看到这个只有一条腿的小女孩和她手里举着的那个鸡

蛋，也为之动容，轻轻地问“：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俺叫董美丽，住在牛头 ”小女孩回答得又甜又脆，不像是崮

从一个残疾儿童身上发出来的声音。

“董美丽，很好听的名字。”庄胜利正想说你不能走路，怎么还

来慰问我们，但又一想怕刺伤了女孩的心，改口道：“慰问品可以叫

别人捎来或我们自己去拿，你自己出来多累。”

“叔叔，俺不累，小朋友们都到山上慰问你们，俺也想来慰问你

们，可没有人领俺，俺就偷爬来了。”

“牛头崮离这山下数里之遥，你就这样爬来的吗？”庄胜利有点

不相信地看看这个有着一双美丽大眼睛、相貌姣美瘦弱的残疾小

姑娘，有点不相信地问。

董美丽连声说：“是呀，是呀，俺只是等鸡下了蛋煮熟了才来，

你不知道，俺眼盯着鸡，可它就是不下蛋，把俺急得直掉泪。现在终

于见到你们了，要不小朋友又要笑话俺不如他们。只是来晚了，没

有看到你们打仗。”小美丽说着有点惋惜又有点自豪。

魏春雷不由把她抱得更紧，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滚动。指

导员温和地接过她放到后面战士的手里，让魏春雷继续带队回驻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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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驻地，指导员马上令春雷和冯小刚一起送美丽回家，怕她

家里人着急。

董美 出头已满头白发，形似 岁的丽的妈妈 一位刚

妇女，默默地接过女儿。她中等身材，既黑且瘦，穿一身旧蓝衣裤，

神情有点呆呆的，像有无限心事。

春雷打量这个家，唯一的木头家具，就是屋中央的一张吃饭

桌，桌子当中已凹下了几厘米，裂开的缝能插进手指头，两块石头

放在桌子两边，很明显就是“凳子”，用土坯垒的床上是加了补丁的

破被子，东墙角有两个破旧泥缸，肯定是装粮食用的，东面是用坯

垒成的橱子，这就是美丽的整个家。

魏春雷心里有点酸酸的，这时，一只黑色的母鸡正在院子里孤

单地觅食，被一只老鼠吓得大叫起来。春雷看着手中那个沾了泥土

的鸡蛋，好像看见小美丽一直守候在鸡窝旁边，瞪着一双焦急的眼

睛在等鸡下蛋。他的眼睛再次发热，用双手轻轻地抹掉了鸡蛋上面

的尘土，又轻轻放到桌子中央。

小美丽见了大叫“：叔叔，那是我特地送你们的慰问品，你可不

能不收，要不，小朋友们又要笑我手脏，你们不愿吃。”小美丽一脸

的乞求和难过，几欲掉下泪来。

魏春雷拿起鸡蛋剥开，一口吞了下去，使劲地往下咽。美丽的

妈妈韩桂枝端过来一碗水，看着他喝了这才小声说：“同志，谢谢你

把俺丫头送回来；谢谢你敢进俺这个穷家。三年了，俺们家除了要

债的，从没来过客人。”

春雷放下碗强忍着泪说“：大嫂，我们走了，我抽时 间再来看你

们。”

下午，连队计划要爬蒙山的最高峰 龟蒙顶，山顶像个龟头

矗立，因此得名。龟蒙顶海拔 米，是山东第二高峰，仅次于泰

山。古人曾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句子，东山即龟

蒙顶。

全连官兵刚躺下休息，天际就传来了风雷的轰鸣声，刚刚还万

第 7 页



里晴空的苍穹瞬间暗了下来，外面响起老百姓呼喊着去抢收小麦

的声音。春雷第一个跃身而起，这时也传来了集合的哨声，全体官

兵冲出去，随群众去抢收。春雷想也没想，直接跑到美丽家，她妈妈

已去了麦地，美丽背上驮着塑料布和草苫子正爬出门外，狂风吹得

草叶沙沙作响，几乎看不见小美丽的人影。

“美丽！”春雷不由大叫一声，跑过去解开绳子，把塑料布和草

苫子提在手里，一手抱起美丽，叫她指路，直奔她家麦地。

韩桂枝正在将晒开的小麦集中，但大风又将小麦吹散，她那白

多黑少的头发也像小麦随风飞舞。春雷老远就看见依旧是一身破

旧蓝衣的韩桂枝孤单一人忙活的身影，问美丽：“你爸爸呢？”

“我爸在外面干活挣钱给我还债，几年没回来过，我都不知道

爸爸长什么样了，我好想爸爸。”美丽一脸向往，又有几分凄然。

这表情，往往只有在成熟的大人脸上才能看得到，在这个只有

几岁的孩子脸上表现出来，使春雷心中感到酸酸的，他放下美丽，

帮韩桂枝把一地的麦子集中起来。

小美丽艰难地爬着来回驮小麦，春雷几次心疼得叫她不要再

干了，她总是冲他笑笑“：叔叔，别管我，我长大了，别人能干的，我

也能干。”她的一双眼睛在大风中睁得大大的，在看着别处的小朋

友，那意思在说，我并不比你们差！

懂事的小美丽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洞察力，小麦刚集中完，她便

爬过去将塑料布抖开，山上的风大得吓人，一股大风吹来，抖开的

塑料布迎风飞起，小美丽几乎随塑料布飞起来，她赶忙用嘴咬住塑

料布，一只手抓住一块大石头，一声不吭，顽强地与大风搏斗。

“美丽 ”春雷惊叫声起，人也随着大风的推力飞向塑料布，整

个人压在上面。韩桂枝也看到了刚才的险情，只是没有春雷身体敏

捷、反应迅速，也随后赶过来压在塑料布上，等大风过后把小麦盖

好，又搬来大石头压住，雨点也正好落了下来。

韩桂枝感激地看着春雷没有说话，走过去紧紧地抱住女儿，好

像这会儿才知道怕女儿被大风吹走。春雷看看四周，见群众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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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盖好了小麦，他脱下上衣裹在美丽的身上，抱起她冲进雨中。韩

桂枝拿着东西跟在后面，跑在这崎岖难行的山路上，美丽紧紧地抱

着春雷的脖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滴水的脸说：“叔叔，你真

好。”她的眼被雨水挡住了视线，她急忙用手抹去，一双大眼睛在雨

中直直地看着他，一副看不够的样子。

这目光，深深触动了春雷的心，他抱紧了她，十分怜爱地看着

她那凄美的大眼睛，俨然一对亲人在做心与心的交流。

看着看着，小美丽突然说“：叔叔，我想叫你一声爸爸，行吧？”

她一脸的乞求和渴盼。春雷浑身一震，吃惊地望着她不知该如何作

答。

小美丽一双美目依旧一眨不眨地看着不知所措的春雷说：“小

朋友们都有爸爸，就我没有爸爸，除了我妈，我没有别的亲人，妈又

很少抱我，我好想有个亲人抱我疼我，像你一样。”美丽说着，想起

自己的孤苦和委屈，泪水夹着雨水成串地落下来，委屈地趴在春雷

怀里哭泣。

春雷的心中再次作痛，一股怜悯之情和亲人般的感情油然而

生，他十分疼爱地看着美丽说：“爸爸只能有一个，从今以后，我就

是你的亲人，你就叫我亲叔叔吧。”

美丽本已感到失望，听说他愿当自己的亲叔叔，又高兴起来，

她冲后面的妈妈大叫：“妈妈，这位叔叔愿当我的亲叔叔，我有亲叔

叔了，噢，我有亲叔叔了！”小美丽的声音很大，底气十足，被风送出

很远，引得周围的人们朝这里张望。美丽满足极了，幸福地把脸紧

紧贴在春雷的脸上，像是有了好大的光彩。

大山传来美丽叫亲叔叔的回音，震得春雷心灵颤抖，再次抱紧

了美丽。

韩桂枝像没有听到女儿的声音，没有接话。她以为春雷是为安

慰女儿才这样说的，她明白女儿想有亲人的强烈愿望。她知道，女

儿太孤独、太缺少亲人的关心和呵护，她也想多给女儿关怀和爱，

但她又做不到，生活的残酷似乎已经让她忘了生命的欢乐和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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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把美丽送回家就走了，说部队下午还有任务。小美丽刚有

了亲叔叔，不想叫他走，但又不敢留这位解放军亲叔叔，只好跟在

后边爬着大叫“：叔叔慢走，叔叔不要摔倒了，叔叔再来咱家。”她一

口一个叔叔叫着爬到门外的雨中。

春雷转回身又跑了回来，把美丽抱回屋中，亲着小美丽那被雨

水和泪水湿透的小脸，也是依依不舍，但又不能久留，他轻柔地说：

“小美丽乖，美丽听话，赶紧叫妈换衣服，不要冻着，更不要送叔叔，

叔叔有时间再来看你，要是不听话，叔叔会生气的。”

小美丽怕叔叔生气，乖乖地不敢再动，一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春雷，好像要看到心里去，更像用目光留住亲人叔叔。这目光

像火，热得春雷的心又是一疼，但亲情再重也不能误了军中的事，

他狠着心在美丽“叔叔，叔叔”的叫声中走了。他只觉得心中好酸，

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他走出几十米，风雨中仍然送来美丽那凄凉的

叫叔叔的声音。泪水飘然而落，大雨中，他不用担心别人会看到他

的泪眼，免得他难为情。他流着泪走了，不敢再回头，怕再看到美丽

那可怜的身影。

大雨下个不停，原定的登山任务取消。怕风雨中爬山有危险，

公里越野全体官兵全副武装，进行平地 急行军比赛。春雷的脑

子里老是出现美丽爬着送鸡蛋和驮草苫子的情景，耳边更有她那

凄凉的“叔叔、叔叔”的叫声，这令他浑身产生了一股莫大的动力。

他迈开大步把全连官兵扔在后边，他这“头”一个人到达了目的地，

却没有从前获得第一名的喜悦，相反有一种孤零零的感觉，这感

觉，来自对孤独小美丽的思念与牵挂。

比赛归来，学校的屋顶被大雨淋漏了多处，战士们扯出防雨的

帐篷，爬上屋顶盖好才换衣服休息。

等忙完了，天也快黑了，春雷突然想起了什么，告诉指导员说

自己把东西忘在了老乡家，飞也似地向美丽家跑去。急风暴雨中，

美丽家的两间旧草房无处不漏雨水，床上、地上到处都是大盆小

盆，连尿盆也用上了，屋里已全是雨水，娘俩正忙着向外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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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想帮着端水，但漏洞太多，已是端不胜端美丽见到他像

是见到最亲的人，有了靠山似的露出了笑容。春雷抱起她，正想如

何把屋修补一下这时一道闪电，他清楚地看见屋顶正随着这道电

光下降“，不好！”他暗叫了一声，来不及说话，一把抓起正弯腰弄水

的韩桂枝蹿出门去。身后立即传来了房子的倒塌声。他没有停留，

借着闪电的余光钻进了只有 米高、用塑料布盖的小厨房里，里

面除了一个泥巴支的灶外，别无他物，一堆干草在旁边放着。春雷

让娘俩坐在干草上，自己猫着腰站着。

韩桂枝看着房子继续倒塌一声不吭，呆了一样朝外看着，或者

她根本就没看任何东西。小美丽爬向春雷身边紧紧地偎着他的腿。

春雷又把她抱在怀里，美丽搂紧他的脖子，脸紧贴着他的脸，瞅着

房子不言不语，再次表现出一个七岁孩子不该有的镇静和成熟。

春雷也不说什么 只有风雨雷电在肆虐地宣泄，天上地下一片昏

暗。黑暗里，春雷在想这倒塌的房子和这母女如何安身？

春雷就这样猫着腰抱着美丽足足有半个小时，感觉好累，可老

天爷并不觉累，依旧大雨滂沱。春雷只觉腹中一阵咕咕乱叫，这才

记起自己还没有吃饭，他心里暗叫“糟了”，自己在这种风雨交加之

夜在外面这么久，领导和战友们一定会着急。他看看天再看看怀里

会儿停不了，我要回去了的小美丽说： 样子大 这雨 ，

只怕连队的人现在已在找我。”

小美丽闻声浑身一抖，紧紧搂住他。黑暗里春雷看不见她的眼

睛，却也明白他的心思 他也抱紧她说：“大嫂，你先找个邻居家住。

一夜，我抱着美丽去连队住。”说完，他找来一块旧塑料布裹住小美

丽，摸 。索着返回营地

果然，战十们已分成几拨出去找他，指导员一见面就先熊了他

一顿，熊完了又问他为什么把美丽抱来，她妈妈会找她的。

“指导员，美丽家的房子全塌了，我刚从她家来，只好抱她先来

连队”

指导员叫他快去换衣服，别着了凉，又吩咐炊事班送饭来。美

一时。嫂，看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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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穿着春雷的军衣，长可及地。吃完饭后把她送到孙校长办公室兼

宿舍，和孙校长住在一块。全校除了孙校长这间办公室外，全部住

了官兵。

累了一天的官兵都进入了梦乡，春雷怎么也睡不着，脑中交替

出现美丽和她家的事，想怎样才能帮她撑起那两间赖以生存的家。

翌晨，雨后初霁，霞光万道，正是抢晒麦子的大好时候，连队决

定先帮群众晒小麦，春雷又跑到美丽家的地里，揭开草苫子和塑料

布，把成捆的小麦一个个地摆开，这时已是日上三竿，却始终不见

韩桂枝的影子。他有所担心地去了美丽家。一进门，只见韩桂枝躺

在厨房的湿地上，他叫了几声大嫂没有回音，仔细看她的脸红红

的，用手一摸，烫得吓人，她人已昏迷。春雷赶紧叫来连队卫生员。

卫生员申小春不知她到底得了什么病，不敢乱用药，先给她打了退

烧针，然后用军车把她送到乡医院。

医生检查完后说，没什么大病，只是体质太差太疲劳，加上感

冒发烧引起的昏迷。春雷掏出入伍以来攒的 元津贴为她付上

药费，又把她接回连队。他知道她家的情况，既没有钱住院治疗，也

没有人陪护，再说她的病也没有必要住院。韩桂枝被安排在孙校长

岁的孙校长忙里忙外帮着春雷把韩桂枝安置宿舍里打吊瓶，

好，帮着护理病人。

连队除了春雷和卫生员外，都出去训练了。春雷把小美丽抱到

连队宿舍后，悄悄地问孙校长“：美丽家没有其他人吗？”

孙校长目光柔和地看着昏迷的韩桂枝，叹了口气：“她们家太

不幸了。”说完眼圈有点发红，春雷询问地看着他问“：能告诉我她

家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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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韩桂枝的丈夫叫董富贵，母亲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想叫他一

生富贵，不要像老一辈一样缺吃少穿。谁知，富贵从一生下来就没

过上一天富贵的生活。父子还没来得及见上一面，爸爸就壮烈牺牲

在孟良崮战场上。他是知道有了儿子的喜讯带着笑容死的，连名字

都没给儿子留下。妈妈因战火的惊吓加上丈夫的死，伤心过度，落

下了一身病，靠政府的救济才把儿子养大。由于没有奶水，孩子营

养不良，弱不禁风，经常闹病，日子一直是勉强维持。

小美丽出生时，全家人没有轻视她，以为女孩子好养活。美丽

长得人见人爱，弯眉大眼，鼻直唇红，一家人爱若掌上明珠，外人谁

见了都想亲亲抱抱，千挑万选，干脆就叫她美丽，父母和风烛残年

的祖母把小美丽当作宝贝疼爱。

天妒红颜。也许是小美丽得 岁那年，到的爱和赞美太多了，

小美丽那张丰满圆润的脸日渐消瘦，不想吃东西，经常发烧，腿疼，

没有了从前爱唱爱跳的高兴劲。起先，大人没在意，以为小孩子厌

食感冒。后来，小美丽瘦得只剩了一对大眼，抱到县医院一检查，竟

得了骨髓炎，由于没钱治疗，治治停停，后来严重到不截肢不能保

命了。祖母听了这话，不几天就死了，董富贵和韩桂枝把生病的女

儿接回家，为老人处理后事，精神几乎崩溃。几个月后，小美丽因得

不到好的治疗，整条左腿化脓肿胀，再不截肢马上危及生命，乡亲

们不忍心看着这个曾经美丽的生命这么早就离开人世，也不忍心

她这么小的年纪就遭这份罪，凑点钱让两手早已空空的父母带她

去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从此小美丽就以爬代走了。

万多元的债务使这个早已贫寒的家庭更加困难，民政部门除

正常的补助外，送来了一千元给美丽看病，因本地的军烈属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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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经费紧张，不能再多给补助。董富贵就到县城出苦力挣点钱

还债，还要给女儿买药。谁知，本就身体虚弱的董富贵因挣钱心切，

白天在施工现场干活，晚上找零工。 点他干完活就在一天晚上

拿着刚挣到的五元钱回工棚住时，被一辆车撞倒，辗碎了右臂，那

辆车却逃之夭天。董富贵被巡夜的警察发现送医院抢救，虽保住了

性命，却不能再干活挣钱了。韩桂枝闻听丈夫已变成残疾，一夜之

间头发白了大半，人变得木呆呆的，似一个没灵魂的躯壳。

董富贵无钱住院，第二天便偷偷跑出了医院，从此流浪街头，

乞讨度日，有时要点零钱寄回家给妻子女儿，再也没有回来过。他

怕回来妻子女儿见他这副惨相，更怕回来看到饱受病魔折磨的女

儿和可怜的妻子，他在外面既省了穷家一个人的饭，又可以寄些零

钱回家救救急，三年没有回过家，谁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个什么样

子，妈妈怕懂事的女儿难受，只说爸爸在外面挣钱给她还债。

当韩桂枝从昏迷中醒来，一看到自己手上的吊瓶急了，伸右手

拔掉了针头，心想女儿都没钱打吊瓶，我还打什么吊瓶。

卫生员申小春被她这一举动吓了一大跳，急忙拿出卫生棉按

在冒血的针眼上，大声问“：大嫂，你这是干啥？”

“我，我，我不干啥，我，我这是在哪里？”

“我们连队、你们村的联合学校里。”

“我怎么会到这里的？”

“是魏班长去你家见你病了，我们就把你送到乡医院，说是重

感冒发烧，就又回到这里，给你打针治疗。”

“妈妈，我亲叔叔一直守着你，刚刚出去了。”小美丽瞪着大眼

在床里边说话。正说着春雷从外边回来了。

韩桂枝焦急地说“：魏班长，你给这位同志说，我要回去了，这

针我不能再打了。”

春雷十分关心地说“：大嫂，这针不但要打，而且还要多打，你

已昏迷十多个小时，体质又这么差，不打不行。”春雷话说得虽轻，

但语气却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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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桂枝急了，猛地站起来，却又一个趔趄斜坐到床上，春雷急

忙扶她坐稳，叫卫生员来给她扎针。

“不⋯⋯不。”韩桂枝想说自己没钱打针，但在解放军面前又说

不出口，她最怕说钱字。一些讨债人的白眼，甚至谩骂，一些亲戚也

因她还不起账而断绝了来往等等与钱有关的事，使她提钱色变。她

奋力挣脱了春雷的手，抱过美丽就向外冲。

刚醒过来的她动作如此之快，让春雷和卫生员一时不知所措，

等她冲出门外，春雷拔腿跟上，并跑到她的前面“：大嫂，你家的房

子塌了，你回去住在哪里？昨天你就是躺在小棚里被冻病的。”

韩桂枝止住了脚步，身子摇了摇，春雷忙上前扶住她，小美丽

叫着叔叔趁机扑进他的怀中，紧紧地抱住他。申小春也追了出来左

右将她扶住。韩桂枝无奈地说“：同志，让我回去吧，求你们了，这针

我真的不能再打了，我，我⋯⋯”她急得身子一歪又晕了过去。

“大嫂，大嫂”“，妈妈，妈妈⋯⋯”三人一起大叫。叫声把连长、

指导员和战士们叫醒了，纷纷出来看出了什么事。几个战士过来把

韩桂枝扶到床上，卫生员过来打了强心针，不一会她就醒了，见手

上又挂了吊瓶，急得连声说“：我不打针，我不打针。”说着又想去拔

针，春雷早有防备，和申小春一人握紧她一支胳膊。

官兵们以为她发烧神志不清。孙校长却明白她的用意，他走到

床前同情地看着她说“：大妹子，你就安心地打吧，部队上不收你的

药费。”

心事被人当众揭穿，韩桂枝羞得脸红心跳浑身发烧，没钱使她

觉得卑微低人一等春雷也恍然大悟，他真诚地说：“大嫂，你不要

多想，只管养伤，我们领导说了，免费为你好好治病。”

“不，不，”韩桂枝羞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我不能给你们添麻

烦，现在已经够麻烦你们了，我要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尹连长说“：你家房子全塌了，你回去看什么，这么晚了，也看

不见什么，你就在这里养病，直到治好，免费治疗。”

庄指导员接着说“：军民本是一家人嘛，你不要见外，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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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的家，把病治好，身体最重要。”

春雷见她还不安心，依旧紧握着她打针的右手说“：大嫂，你们

家是烈属，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付出过生命的代价，难道我们为你

付出一点药也不行吗？你要是再说不，就是看不起我们军人，看不

起共产党，我们屋里这些人都是党员。”

韩桂枝那已哭干了泪的眼睛里又盛满了泪水，她闭上眼睛，两

行热泪滚滚而出，呜咽着点了点头。众人都放了心，悄悄地离去，却

一时全无睡意。魏春雷向大家讲述了美丽家的一切事情。连长这

个脸黑心硬的人也被感动了，和全连的干部党员开会研究决定，要

帮美丽家把房子盖起来，不能让烈士后代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说

元着带头 。指捐 导出 员也捐了 元， 元，我战士们你

元，他 元，全连一下捐了两千多元。部队的行动带动了一些村

民，纷纷出力出物，前来帮忙，村长带头。草房子的顶塌了，墙却是

石头的，只要添些椽子和瓦就行。正当众人为韩桂枝忙里忙外的时

候，韩桂枝正躺在学校里打针，一日三餐，有鱼有肉，大米白面，度

过了有生 多多年、苦了以来从没有过的天堂般的生活。累了

年的她做梦也没想到，在房倒屋塌濒临绝境时，解放军救了她的命

又救了她的家。她安心地吃饱了睡，睡醒了吃。在卫生员的监护下，

她也只能吃了睡，睡了吃。她想，一生能过上几天这样幸福的生活，

也没白来世上走一趟。

最幸福满足的还是小美丽，她被战士们当亲妹妹般你抢我抱，

你疼我爱，小朋友们也都来跟她玩，不像平时嫌弃她。美丽的心啊，

快乐得几乎要飞出来。

三天以后，韩桂枝在指导员、连长、春雷和卫生员的陪同下回

到家。尽管她已知道又有了家，也以为是再次用草盖上，只是临时

有个窝，哪知却是红瓦房，连厨房也同样用瓦盖成。她真有点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东瞅瞅西看看，激动地流下了热泪。突然，她跪

在地上，泪如泉涌地颤声说“：谢谢亲人解放军，还是解放军好啊！”

她只说出这两句话，跪着大哭起来。跟进来的群众都陪着她一洒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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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泪水。

春雷上前扶她进了屋，土坯垒的床和橱不见了，崭新的木床和

木橱摆在那儿，她再次激动地看着几位军人，不知说啥好。

“大嫂，这是你们村里送你的。”春雷急忙解释。

赵金和在一旁搭话：“嫂子，你不用说什么，这点小事不值一

提，因为村里没钱，对烈属照顾不够。部队给你家盖了房子，也算给

村委帮了忙，我们也不能不表示一下。你们家的不幸大家都知道。

你们家对新中国的贡献大家心中也都清楚，你就安心过日子吧。我

这几天就去县里把董大哥找回来，叫你们一家人在新房里团聚团

聚，我再跑跑民政局，看能不能把你们的欠账结了，相信你们家的

情况会好起来。”

此时的董富贵正蜷缩在县城因扩路即将被拆除的一排楼房

里。因连日来大雨不断，才使董富贵暂时有了个“家”。

董富贵看看大雨，再看看这个即将被毁掉的二层楼，想起那个

破旧危险的家，放声大哭。三年来，他无时不想妻子和女儿，只能默

默流泪。今夜楼上空无一人，又有风声雨声雷声，他再无顾虑地痛

哭了一场，泪水伴着他昏然入睡。这正是他家房倒塌的夜晚，等到

美丽娘俩住进解放军为她们盖的瓦房里时，董富贵又一个人露宿

街头了。

（三）

每年麦收过后，都是新生报名的时候，美丽见小朋友们一个个

被家长领着背着书包去学校报名，也回家对妈妈说“：妈妈，我也要

报名上学。”妈妈看了一眼没有接话，美丽又说了一遍，妈妈还是不

接话，美丽不再说了。她知道，凡是妈妈不开口的事，就没了希望。

她爬出去默默地坐在崮顶上，看着山下学校里进进出出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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